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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地下書街誠品 R79，在 2017 年 8 月 7 日開幕了，這是一條由誠品書店接手的時尚地下

書街，長 300 公尺，結合書店和文創商店，符合現代文青口味的一種經營方式。其實，中山地

下書街早在2006年8月就由藝殿國際圖書公司開始經營了，其原因是看上捷運旅客經過的流量，

和夏季比較不怕炎熱的特性，初期的確有一番作為；但後來經營得並不理想，因其書攤任意擺

置人行道上，光線不佳，又無甚分類，大雜燴似的，與以前牯嶺舊書街有何不同？因此，2017

年 3 月，藝殿國際圖書公司就退出地下書街的營業了，現在改由以時尚和文創引領風潮的誠品

書店接手，相信又是書街一種新型態的開始。

中山地下書街，不管是十年前的藝殿國際圖書公司，或是目前剛起步的誠品 R79，大概就

是現在年輕人心目中的「書街」印象。但是在中、老年讀者的記憶裡，臺北的所謂「書街」，

卻是指重慶南路一段，從臺北郵局到衡陽路這短短不到一公里的路程。這條清朝時稱為府前街，

日據時代叫本町通的街道，在 1950 年代，因靠近政府機關林立的中樞之地，又鄰接西門町和衡

陽路等當時臺北最熱鬧街區，因此吸引了許多大陸時期的老出版社及撤退來臺的上海幫商人等，

在此恢復行號或新設書店；物以類聚的關係，重慶南路一段的書店或出版社，越來越多，最盛時，

曾達到一百多家，可謂書香滿街道。重慶南路書街的黃金年代，從 1950 到 2000 年，大概有半

世紀的歷史，特別是 1950 到 1980 年之間，更是最鼎盛輝煌的時代。直到千禧年之前，才慢慢

因電腦、網路的興起，改變了圖書出版及銷售的型態，讀者閱讀紙本書的風氣，也逐漸衰退，

影響到以傳統書業為主的重南書街的經營，書店一家一家關門或停止營業。到 2000 年，書街只

剩 20 家左右的書店在苦撐；到 2016 年，更只剩 10 家左右，若看到連老牌的商務印書館都變成

旅店了，書街的確已不成書街，書街的精神也不在了，怪不得以後會有中山地下書街取而代之。

但這條書街，卻對臺灣上世紀後面五十年的教育和文化，有深遠的影響。在政府剛遷臺時，

一切動盪不安，民眾面臨大時代的遽變，無論對知識的需求、文化的探索，都需靠書籍來療癒

影響臺灣文化和教育半世紀的一條街道
讀《書街舊事》 
文字工作者 │王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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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及填補學校教育的不足。事實上，連學校的教科書，也是要靠出版社或書店編書、印書，

書商銷售圖書的，重慶南路書街的存在，就是當時臺灣知識來源的主要地區，這裡出版的各級

學校教科書，也擔負了學校需求的供應鍊；重南書街因書店密集，亦蘊育著城中區豐富的文化

氣息，進而向周邊漫延，使臺北成為當時臺灣的文化重鎮。最重要的是，書街也培育了許多書

商、出版人才，他們許多都在日後成為國內出版事業的掌舵人或重要人物；因此，重南書街的

書業和書人，也是我國出版文化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頁。

重南書街前正文書店老闆黃開禮先生最近寫了一本《書街舊事：從府前街、本町通到重慶

南路》（由作家心岱撰文），雖是以敘述他個人在書店業界一生的奮鬥為主，但也描繪了重慶

南路書店街，盛極而衰的一段過程。過去寫重南書街的，多是斷簡殘篇為多，難得的是這本傳

記性質的書，卻能在縱的方面，交代自己一生事業與書街的淵源，在橫的方面，也冷眼看到書

街的風華歲月與一些相關書人、書商、書業的連結，在今日誠品書店以膜拜新文青品味而轉型

的新出版市場時代，無疑的是值得我們緬懷和反思的。

黃開禮先生或許過去在文化界名氣不算大，許多人是因他出版這本《書街舊事》才知道他

的。除了過去重南書街書店、出版社太多之外，他開設的正文、正元等出版社，不是大陸遷臺

時的重量級老字號書店；加之他自己成立書店之時，重南書街已是戰國群雄雲集，爭出版霸業

的時代；最主要的原因，還在於他是學徒出身，沒有顯赫學歷，又是一個相當低調的臺灣人，

在以上海幫掌權為主的重慶南路書街，並不容易闖出名氣。

但他的奮鬥過程，卻印證了「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這句話，在出版界，也是如此。

他 16 歲（1951 年）初中畢業後，就進入大中國圖書公司的前身――國華書店當學徒，雖不必如

機車行的學徒，每天得惹黑一雙手，卻也得勞動筋骨，從開門搬門板、打掃、搬貨、打包圖書、

到郵局載運郵包……樣樣都得賣命苦幹，從清早六點忙到晚上九點，才得以躺下在公司後面的

一條行軍吊床上。這要是在今天，根本不符勞基法，但他忠於職責，任勞任怨，強健體魄也因

之鍛鍊而成。三年後，他才出師，得以接觸到跑腿、邀稿、收帳、編輯、印製、發行……等出版、

書店業的基本功；其實這些工作都無老師指導，他得自己努力觀察、學習，才能奠下紮實的工

作能力。到 22 歲時，他不僅抽空去完成高中補校的學業，在書店裡，也正式成為「先生」（公

司較高層的職員名稱）。當時，許多學徒出師或成為「先生」後，多選擇自行出去開業，他卻

繼續留在老東家效勞，累積更多實力和經驗，直到 1972 年，他在大中國圖書公司做滿二十年了，

才辭職離開，自創正文書局。由於在這行業苦幹實幹累聚的人脈和工作經驗，使他很快重返重

南書街，除了租有正文、恆生兩家書市門面，並在 1985 年，買下重慶南路上四層樓房，成立正

元圖書公司，正式成為重南書街上書業大亨。但隨著重南書街以後十幾年的衰退，兩家門市及

正元圖書公司也逐漸收攤，並於 2002 年全部結束營業。

開禮先生前半段效勞老東家的歲月，和後半段自行創業的日子，合起來大概就是重南書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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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黃金時代，因此，由他的工作內容和生活狀況，大致也可看出重南書街的書業型態。首先，

與現代編輯、發行、門市多屬分工的出版行業來比較，可看到當時重南書街的書店，特別是在

前期，幾乎都是三者一起包。書店、書局不僅是門市，也要自己編書、出版、發行，甚至於代

中南部書局發送圖書，成為經銷商或中盤商。這種「書店」、「書局」、「圖書公司」、「出

版社」「經銷商」混雜的生態，是重南書街的特色之一，也難怪開禮先生的學徒和出師後的生

活，都忙成一團，因為一個人要當幾個人用。但這也造就後來一些有實務且苦幹出身的出版家，

如三民書局的劉振強等人。

其次，當時書業的門市或出版範圍，也頗多採取綜合性的經營，比較沒有所謂的專業性書

店或出版社。從這本《書街舊事》中，不僅看到開禮先生的的正文、正元出版社，甚麼類的書

都出版，從國學到國外翻譯書、武俠小說、言情小說……等，幾乎出甚麼書都賺錢，連教科書

也是他的範圍之一，故拜訪學校教師、校長……等，亦是他的重要業務之一。

至於從書中細節，也可比較出當時書業的繁榮。書中 109 頁寫到開禮先生 1972 年（後面年

表寫為 1971 年）離開大中國圖書，當時月薪是 3,700 元，老東家只給他 1 萬元（三個月薪水不

到）的離職金，他不禁悲從心來，認為老東家根本不尊重他這位工作賣命，做人誠懇的老員工。

這是彼時尚無勞基法的無奈，但由當時他的薪水 3,700 元，比較我 1973 年，以高考資格進入省

立臺中圖書館當館員的薪水，只有 2,000 元初頭而言，當時出版業者的薪水，比公務人員還是

好太多了，這是不爭的事實。可見當時重南書街的繁榮，帶動員工的薪水不錯，也促使許多人，

包括開禮先生，都要自行開業，擠身書街老闆的一員。

總之，這本《書街舊事》除了寫出開禮先生在書業打拼的日子外，事實上，也呈現了當時

書店的營業內容，這裡面頗多已與現代分工詳盡的出版生態不同，值得留意出版史的研究者從

中找出一些非正式的史料參考。

而其他亦有提到政府遷臺初期，大陸書籍輸入的管道（頁 30）、書籍打包方式的演變（頁

41）、50、60 年代的暢銷書、重南書街的書報攤的形成（頁 53）……等等，也是出版事業研究者

較少人注目到的地方，非得如開禮先生有書街的實務工作者，才能仔細觀察到的。書中，偶而

也提到一些當時書市的重要事件，如信義路上曾有的國際學舍（今大安森林）書展、西門町曾

設立過的「中國書城」（頁 132-133），以及在重南書街曾經轟動一時的佔地七層樓房的光統圖書百

賀公司的設立（在附錄中有條目）……等等，雖是出版流河上漂過的一景，卻被本書留影下來

了。在書中，部份書商及少數文人、學者教授的身影亦被提到，如前述的三民書局劉振強先生

外，也提到皇冠出版社創辦人平鑫濤先生早年曾騎著腳踏車到重南書街的地攤，一攤一攤地去

發配圖書；此外詩人周孟蝶也入鏡在此書中。學者、作家方面，則以對比方式，呈現作者自費

印書，委託書店代售的方式，如臺大施建生教授自印的《經濟學》一書，非常暢銷多印，而頭

城作家李榮春的自費出版的作品《祖國與同胞》，卻在大中國圖書公司滯銷且賣一本，作家就

自虧一本的慘狀。這種小小逸事，無非也顯示重南書街，也是教授、作家即使自費出書，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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擠身入境的舞台。

本書掛名黃開禮先生是作者，但由作家心岱撰文。心岱是善講故事的資深作家，故本書

文筆流暢、淺顯易讀，讓人想一口氣讀完。除了開禮先生的奮鬥過程令人敬佩外，讀者藉由書

街的發展，了解影響我國教育、文化的一條街道的歷史，亦能多有收穫。書中少數之缺失，則

在年代的呈現；如作者離開大中國圖書公司的時間，本文和附錄差了一年；而附錄紀錄的年表

――「大正九年－十八年」，亦顯然有誤，因大正年代只到大正十五年，下次再版時可更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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